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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市政工程、环境工程与核

环境工程科学家和教育家李国鼎先生于

2018年6月13日与世长辞。我们34位李先

生的研究生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表示哀

悼，并以此文表示对李先生的怀念。

毕业之初，为满足祖国城市建设  
需要，筹建市政工程实验室

1947年，李国鼎先生清华大学毕业，

时值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

急需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

祖国建设之中。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祖国服

务呢？这让李国鼎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思

考之中。

此时的李国鼎先生觉得一方面自己对

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还不完备，有必要继

续利用学校良好教学资源进一步深造；同

时，从长远出发，单单只是一时的投入，

对未来祖国长足的发展未见得能有更大的

帮助，倒不如打好基础，深入科研，努力

为祖国日后的建设做出更为实际、更为有

效的帮助。于是，他向当时负责卫生工程

专业学科的陶葆楷先生坦率地表达了自己

的想法，陶先生也十分欣赏李国鼎对科研

的热爱，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献身精神。

同意李先生继续留校深造。而李国鼎先

生或许是因为儿时居住在武汉，目睹了南

方水镇尽管傍水而居，但居民生活用水依

然十分艰难；而一旦下雨，低洼的地势和

简陋的排水装置又让城镇里的很多地方成

为汪洋。因此，对陶先生所研究的卫生工

程专业十分感兴趣，希望将自己的青春投

身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研究中去。

于是，李国鼎毅然决然地选择留校工作，

跟随陶葆楷先生从事市政工程教学科研工

作。

刚留校工作时，李国鼎先生负责恢复

并管理当时的市政工程实验室。实验室主

要承担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市政工程

实验室，另一个是引水工程实验室，这是

一个综合性的能够应对各方面科研需要的

李国鼎先生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沉痛悼念恩师李国鼎先生

○郝吉明  宋乾武  刘 翔  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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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市政工程实验室。可以说，这是一项

关系整个市政工程体系建设和结构完善的

重要创举，它有助于全方位、立体化、综

合性地解决和处理城市建设中各种各样的

规划问题。

一易专业，建设新中国我要出一份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急

需的是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新中

国的教育重心也就放在了与经济建设直接

相关的工程和科技教育上。整个教育计划

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

系科和专业，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培养

“专家”的教育体制。

在新的教育形势下，清华大学成立了

土木系。土木系内分设了包括上下水道在

内的6个教研组，以及工业与民用建筑设

计、建筑施工、给排水、暖通、建筑材料

5个专业，按各自不同的专业计划培养学

生，学制5年。李先生被学校分配在给排

水专业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虽然给排水专

业与原来的市政工程有较大差别，但是李

先生说：“新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

新中国的建设我要出一份力。”

在此期间，苏联专家严格按照教学计

划的各个环节开始实施教学计划。要求教

材要与课程改革配套，教材选取以苏联

教材为标准。对于李国鼎所在的给排水

专业，制约学术研究和教学发展的最大

“瓶颈”就是缺乏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师

的教学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一

方面和当时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自己

动手翻译和编写相关教材，为了更好地

和苏联专家交流、学习，清华大学把俄

语确定为“第一外语”。李先生带头参

加了速成工程俄文试验班，接受了短暂

而实用的俄语学习之后，便参与到俄语

教材的翻译工作中。另一方面，在李国

鼎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靠别

人不如靠自己，要想摸索出符合自己国

家实际国情的建设经验，就必须依靠自

身的不断探索，不断钻研，只有自身强

大了，才能真正挺得起腰杆。

于是，李国鼎也和教研组的其他教师

一起加速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给水排水专

业用书。除了编写教材外，那时候参加教

研组的教研工作成为教师们最主要的学术

工作。作为学习苏联教学先进经验的重要

部分，全国的高校都开始设立教学研究组

织，李国鼎所在的土木系自1952年开始成

立了给水排水教研组。在1958年大跃进前

的6年间，李国鼎和教研组的许多教师一

起开展了讲课、编写教材、课程设计、实

验研究、生产实习、毕业设计以及考试记

分等一系列教学活动，先后建成了土建基

地实验室、给水排水实验室、建筑材料实

验室、采暖通风实验室等。他们的工作对

专业初创阶段的基础性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为对给水排水专业日后转化为国家建

设的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950 年，李国鼎先生与夫人闫道鸣、长

子李小清在清华新林院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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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易专业，我要做国家建设最需
要的事

1952年12月，苏联列宁格勒（现圣彼

得堡）土建学院土木系主任维·卡·萨多维

奇来到清华大学，指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

土木系建筑施工技术与建筑机械教研组。

随着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高校

教育改革的发展，清华大学希望能够按照

苏联课程设置的安排，组建一个专门的施

工教研组，主要负责工程施工方面的科研

和教学工作，在实践中学习，并同其他专

业一起，构成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教研

体系。但由于建设这样一个全系意义上的

施工教研组，不仅缺乏相关的组织经验、

科研经验和管理经验，更需要调配不同专

业方向的教师，相互配合。具体来说，每

一个专业方向的教研组都必须要抽调一名

教师到施工教研组任教。给水排水专业也

不例外。

那时候，李国鼎刚刚熟悉了给排水专

业的相关科研方法和特点，正逐步走向正

轨，组建起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而另

一边，则是没有丝毫基础、刚刚起创的崭

新课题，一切可谓是白手起家，前途未

卜。又一次专业选择让李先生陷入了矛盾

和犹豫之中。毕竟，此时的李先生已经不

再是青春懵懂的学生，战争的洗礼也让很

多人无奈地浪费了珍贵的青春年华，刚刚

稳定下来，突如其来的转变，会让自己的

生活重新回到不安之中。对于很多人而

言，这样的转变，似乎是通向未来之路刚

刚走了一半，又要重新再来，内心的忐忑

不言自明。

就在很多人踌躇犹豫的时候，李国鼎

找到了系主任陶保楷先生，申请调到刚刚

成立的施工教研组。没有过多的表示，在

李国鼎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祖国需要的事

就是我要做的事。刚刚起步的现代化建设

需要我，能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

出自己的贡献，无疑是莫大的光荣。

李先生认为自己长期协助实验课的教

学和科研，对具体的实验操作、施工设计

接触的较多，加上年纪尚轻，可塑性强，

转换研究方向对于自己的影响要比其他许

多老教授们小得多。陶保楷先生望着李先

生坚定的眼神，心中备感欣慰，他深深知

道这决定的背后，需要多少执着，需要付

出多少努力。更重要的是，选择走一条全

新的道路，未必能够走出光明的未来。

但是，李国鼎先生义无反顾地来到了

宛如一片空旷的原野的施工教研组，准备

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那个时候，苏联列

宁格勒土建学院土木系主任维·卡·萨多维

奇亲自担任教研组的指导专家，李国鼎

担任讲师，负责施工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并且开设了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机

械、施工组织与规划、保安防火、结构架

设等一系列课程，全国很多设有土木系的

1946 年，从西南联大返回北平清华时的

李国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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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每年都有教师前来清华进修，李国鼎

先生及其教研组的教师们日后也都成为我

国施工建设科研领域的第一代教师。

三易专业，为了建设强大的祖国

就在李国鼎先生新的施工研究事业刚

刚有所建树的时候，又一次需要转换到一

个完全陌生领域工作的问题摆在面前，而

且还同新中国最为重要的核工业联系在一

起，这恐怕是李国鼎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20世纪30年代，核能开发研究成为几

大强国之间竞争的重点，核威慑在现代国

防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

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

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今天的世界

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

个东西。”中国要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和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就不能没有完整的核工业。

对于刚刚从战火中重生的新中国而

言，一穷二白地建设核工业在很多人看

来几乎是白日梦，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畏

惧过。上世纪60年代，我国科技人员在极

其困难的条件下，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

及氢弹，大大增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

在原子弹制造及核能利用的过程中，不可

避免地也会产生大量放射性废物；特别是

核燃料经过反应堆辐照后生成的裂变产物

在分离的过程中又会产生高水平放射性废

液，如何安全处理处置是世界性难题。因

此，建设核反应堆同时必须妥善解决核辐

射、防止核污染的问题。而清华大学无疑

要担当起这一重任。

1958年7月，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决

定建立以反应堆为中心的核能教学、科研

和生产联合基地。秉承着重建设同时防污

染的原则，对核反应堆可能带来的污染进

行屏蔽和中低放废物处理的研究也需同步

进行。1960年2月，编号为“200”的反应

堆开始建设，从此，清华有了自己较为系

统、完整、全面的核工业研究。而让李国

鼎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后半生居然就这

样献给了这个同自己一直从事的领域几乎

全然不同的研究中。

1962年李国鼎先生接到通知，自己被

抽调到原子能反应堆供水与放射性废水处

理教研组。这样的决定让李先生陷入了深

深地思考之中。他深知，对于一个潜心学

术的科研工作者而言，专业积淀就等于自

己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是对于一个已近

不惑之年的学者。但是李国鼎先生想到，

自己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有所贡献，说到

底还是因为和平统一的国家给了自己学习

成长的机会，现在是国家需要自己付出的

1963 年元旦，土木建筑系给水教研组 03

专业教师与首届 31 班毕业生合影，中排左 3

为李国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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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了，自己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国家

需要我，人民需要我，我就要到最需要的

地方去。李国鼎先生没有丝毫犹豫，非常

坦然地接受了组织安排。

尽管李国鼎先生出身于给水排水专

业，但就放射性废水处理领域而言显然是

一个新手。放射性废水需要尽可能作出安

全的处理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使它对人

和其他生物的危害减轻到最低限度。安全

性成为这种废水转移与处理过程中的重中

之重。原来李先生熟悉的市政系统排水工

程中的很多方法与理论在核废物处理中完

全没有办法实现。

而那个时候，和李国鼎一起先后参与

过工作的学生们平均年龄不足20岁，大家

都对此没有任何经验可谈。面对同样陌生

的新事物和新要求，李先生抛开自己原有

成绩、地位，从零起步，不耻下问，由老

师重新做回学生，虚心地拜师求教。由于

李先生性格温和细致，善于与人打交道，

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李先生摸到了一

些门道，并越来越熟悉放射性废水处理的

相关理论和国际上的许多先进经验。在当

时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他克服了许

多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团结了一批立志

献身于我国核工业“三废”治理的青年教

师、职工和学生，一切从零开始，开拓进

取，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建成了具有相

当规模的实验室，开设了包括放射性废物

处理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在内的一系列课

程，承担了国家急需的科研任务，提出了

低活度放射性废水处理的“三段”流程，

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培养了我国放射性废

物管理的第一批年轻专业人才。

李国鼎先生筚路蓝缕，在放射性废水

处理领域有所建树，但总是谦虚地说，自

己所懂得的“不过是皮毛而已，算不上是

全面”。在教研组成立后不久，李先生便

得到同志们的一致拥戴，被任命为清华大

学试验化工厂（核研院）的副厂长。

李国鼎先生在试化厂被指派分管放射

性废气净化室、放射性废水处理室、放废

贮存室以及反应堆供水等工作。几项重任

在肩，让李先生备感压力，但一向不服

输、不放弃的性格让他毅然迎接挑战。每

日里，几乎全都泡在教研组，将每一项教

研任务都仔细分解，周密安排，生怕一点

闪失就会带来实验偏差。遇到不熟悉的问

题，就主动找到有经验的同志请教，靠集

体智慧化解危机。

在学生张坤民的记忆中，李先生身为

师长，却总是身体力行，每次实验都积极

地投身第一线。特别是当时他们尝试用离

子交换方法来处理放射性废水时，存在一

定的被放射性物质辐射的危险，李先生

总是提醒学生们注意安全，很多危险的事

情都由自己来做。很多年后，学校对教研

组经常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师生们进行监测

时，李先生的放射性剂量水平最高，这让

学生们对老师敬业、勤勉、无私、忘我的

精神钦佩不已。

正是在这样不畏艰险、直面挑战、通

力协作的努力下，由李国鼎先生主持建设

的上百吨低放核素废水处理项目通过鉴

定，排出的水质完全符合排放要求！建成

了我国第一套低活度放射性废水处理的示

范车间，胜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在

满布荆棘的道路上，历经雨雪风霜的磨

砺，走出了一条辉煌通坦的道路。

时间到了80年代，李国鼎先生又会同

我国原子能研究院、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

计院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开展高放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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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技术的研究。针对我国确定的高放废

液进行玻璃固化，对固化体采用深地层永

久处置的技术路线，在当时的清华大学环

境工程系开展了深地层处置的基础理论研

究。

李国鼎先生对当时攻读博士学位的宋

乾武提出了进行深地层处置库缓冲材料性

能研究的建议，并提议将“高放废物处置

库缓冲材料湿热诱导效应研究”作为他的

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在李国鼎先生的悉心

指导下，该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

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后来也被应用到我国

高放废物深地层处置工程中，为我国高放

废物的处理处置作出了贡献。

回顾李国鼎先生多年来的学术历程，

几次转换专业，改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

一行，一切服从国家的需要，从来不顾及

个人的利益。李先生虽然没有置身于茫茫

戈壁，但却同样隐姓埋名、不辞劳苦地

为之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这种拼

搏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国家为重的信

念，在当今这个浮躁、功利的年代，愈发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师表筑仁风，笃行树学魂

直至逝世，李国鼎先生仍然住在清华

校园内一幢极为平常的家属楼里。其实他

原本就在工会负责房屋配置的工作，有机

会为自己调整一套更大的房子，但他放弃

了，他总是说：“这已经够大了，够大

了，要不是国家，哪有我的今天，国家已

经给了太多，我要好好回报国家，服务人

民，怎么能不知满足呢！”李先生这种无

私忘我、甘于奉献的境界早已深入到他的

骨髓，成为他自觉的习惯。

李国鼎先生曾在清华工会负责了相当

长一段时间的工作。说起来，工会工作看

似简单，但要想干好却不容易。李先生

常说，在工会工作需要“留三心，丢三

心”，留的是热心、细心、诚心，丢的是

私心、贪心、无心。正是凭借着这样舍小

我、成大我的牺牲奉献精神，他在工会

的工作得到了广大教师们的认可。也许

有些人眼中，李先生这样做有

些傻，有些拗，但李先生只是

坚持着自己的原则，默默地做

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从不声

张，也不争辩，只求心安方能

理得。

清华大学现任环境科学与

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郝吉明是李国鼎先生的第

一个硕士研究生。在“文革”

时期，国内高校学风轻浮，只

红不专的政治风潮严重渗透到

正常的教学科研中，导致了所

谓“红”与“专”的对立。在
1977 年 7 月，工程物理系 260 专业（前身为土木系给

水排水教研组 03 专业）部分教师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合影，

后排右三为李国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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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环境中，即使有学习的意愿，往

往也是要被迫压制的。但是李国鼎先生当

时作为试化厂的副厂长，却极力地为学生

们提供一个学习的环境，这在当时的大环

境下，尤其令人敬佩与感动。

当时，面临毕业与考研双重压力的郝

吉明，身处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根本

无法专心复习。此时，李先生给予了他巨

大的支持与帮助。在下班休息之余，李先

生一方面鼓励郝吉明坚持复习，一方面也

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方式替他“打掩护”，

为郝吉明创造出一个难得的复习环境。正

是因为这样，在后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之

中，郝吉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考试，

这令李先生感到非常欣慰。直到现在，郝

吉明仍记得，知道考试成绩的第一时刻，

李先生便不辞辛劳，骑着自行车赶到郝吉

明家中报喜。看着年近花甲的恩师用脸上

喜悦的笑容掩盖了奔波的辛劳，郝吉明的

内心多了一份难以言表的感动。

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李国鼎先

生在市政工程、核环境工程的教育岗位

上，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可谓桃李满

天下，其中有年过花甲的老专家，也有风

华正茂的年轻人。李先生这些充分绽放出

才华的弟子们，传承着他爱岗敬业、对工

作、对科研的一丝不苟，传承着他对国家

的无私奉献，将对国家的热情和挚爱进行

到底。

这就是李国鼎先生为人低调、谦和、

宽容、严谨的品格，但他却对认定是对的

事情有着惊人的坚持和毅力。也许，在茂

密的森林中，李先生不一定是最高大、最

挺拔的那棵，但根却伸向了四面八方。夏

日里，茂密的叶片可以替人们遮风挡雨；

冬日里，那片片飘落的叶子，则化作最丰

厚的肥料，滋养着干裂的大地，哪怕自己

因此而忍受寒风的吹袭也无所畏惧。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传承

了千百年的警训在李先生身上绝不仅仅只

是训诫而已，他用自己的一生将这句话印

刻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感染着每一个

与他接触过的人。或许，这就是清华精神

的一部分，正如李国鼎所说的那样：“一所

大学经长期积淀而成的文化氛围，对每一

名置身其中的学生和教师都起着潜移默化

的影响。对我是如此，也希望同学们在大

学里学到、得到的更多。”

2004年，为了表彰李先生在环境事业

上作出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当年的“地

球奖”。地球奖是由国内民间团体组织的

关于环境保护类型的最高级别的奖项。李

国鼎先生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先见理论以

及在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中所引领的务实

风范，极大地提升了环境科学在社会基层

的影响力，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七律·清明悼念李宁老师

○赵立合 李兰宁 王正明（1968 届燃）

忆是荷塘夜色微，

先生驾鹤叹西归。

良师益友音容在，

厚谊深情桃李悲。

雨线连珠哀悼泪，

风丝飘絮纸钱灰。

学生今日同凭吊，

默对湖边碧柳垂。


